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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是在非惯常环境的活动，但非惯常环境要由

惯常环境来定义。无论学术上还是技术上，惯常环境自身也

都缺少相对统一和明确的定义，使得我国旅游统计执行错乱

频生，各类负面舆情不断。文章探讨了惯常环境技术定义的

国际实践、原则和推荐的表达，认为惯常环境是由以居所为

中心和以职学地为中心的两类惯常空间的合集，一个以不等

圆组成的不受行政区划限定的不规则区域。研究还发现：

1）为减少位置噪声点干扰使得簇质点偏移，对两个惯常空间

进行具有噪声的基于密度的空间聚类时扫描半径宜限定在

1 km 以内；2）以居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不超过 1 个，以职学

地为中心的惯常空间个数小于等于2，根据位置点衰减情况判

断，前者空间半径以 40 km为宜，后者空间半径以 2 km~3 km

更为合理；3）无需用全样本位置数据进行标记，通过代表性用

户出游率或抵达率扩样实现总体推算；4）不能标记惯常环境

的用户，可假定其出游率或抵达率与能标记的用户相同，即符

合同一性假定。该研究可为大数据的旅游统计规范化应用提

供技术参考，为基于大数据的旅游流研究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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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旅游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取决于能否

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也就是具有特有的

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

理论体系[1]。1999 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在定义

旅游时首次引入惯常环境概念，此后各国陆续将惯

常环境确立为定义旅游的概念要件。联合国主导

的《2008 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定义“游客指出于

任何主要目的（出于商务、休闲或其他个人目的，而

非在被访问国家或地点受聘于某个居民实体），在

持续时间不足一年的期间内，出行到其惯常环境之

外某个主要目的地的旅行者。”[2]实际上，惯常环境

并不指向旅游，惯常环境之外才指向旅游。张凌云

开创性地将惯常环境之外定义为“非惯常环境”，引

发了关于旅游的本质和游客在非惯常环境中游憩

行为的深入探讨。一方面，张凌云提出了旅游就是

人们在非惯常环境下的体验和在此环境下的一种

短暂的生活方式，并将旅游的本质定义为“对非惯

常环境的体验”[3]。一些学者也认同非惯常环境核

心概念是旅游学的逻辑起点之一[4]。另一方面，更

多学者确实以非惯常环境概念为逻辑起点，对旅游

者非理性行为、旅游欺诈现象、价格感知、生命的意

义、体验差异等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3,5-7]，显著推动

了对旅游活动的学术理解。旅游在非惯常环境发

生，学术研究也更多聚焦于此。仔细观察相关研究

发现，广域环境减去惯常环境后就是非惯常环境，

世界上每个人的广域环境在空间上是相等的，也就

是所处发展阶段面向人类生活的全部活动空间。

这意味着，非惯常环境是依靠惯常环境来定义和理

解的。从而定义项中的另一个概念“惯常环境”应

该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已知定义，才能避免被定义

项陷入定义模糊[8]。

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心理上定义，惯常环境势

必存在理论上的空间边界，否则惯常环境就与广域

环境重合，也就失去了讨论旅游的逻辑起点。遗憾

的是，惯常环境的理论边界仁者见仁。Govers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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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惯常环境，与其说是从地方、空间、流动的多视角

出发，通过网络、电话、留置问卷等方法进行超大样

本的调查，对传统观点的惯常环境进行重置，不如

说他们引入游客感知，提出了“让旅游者决定用何

种时间和地点的数据来划分惯常环境和旅游、旅行

的界限。”[9]自此，惯常环境需要从社会地理、环境心

理等多视角进行综合考察的观点趋于主流，确定其

空间边界的分歧越来越大，而不是相反。甚至出现

认为交通的快捷、舒适、方便程度左右人们的心理

距离，交通格局的变化可以达到“天涯若比邻”的效

果的观点[10]，过度强调个体对距离的心理感知，而忽

视出行频率。这一逻辑正如韩炳哲所说“电子邮件

以此方式造就出即时性，即它完全除掉作为空间间

歇的诸多道路。它摆脱了空间本身……每一个远

方、每一段距离都要被灭除。要做的是，使一切在

此时此地即可得以被支配。”[11]随着虚拟现实、元宇

宙等数字化技术发展，惯常环境似乎就真的可以与

广域环境重合了，届时，继续探讨旅游就没什么实

际价值了。学术上百家争鸣是旅游研究之幸，对于

旅游统计则可能意味着不知所措和频繁的统计数

据质疑。因为，如果人人有自己的惯常环境理解以

及在此基础上的旅游活动认知，就难以建立一套各

方认可的统计规则。如果技术定义中也依赖游客

感知，惯常环境就变成了一个因人而异的主观概

念，关于旅游人数的统计就只能经由游客抽样调查

这一种方法了，因为能且只能在游客自己感知是否

离开惯常环境的基础上进行扩样推算。由于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风俗、不同生长阶段的人

对惯常环境大小的感知不同，区域旅游统计数据之

间就完全失去可比性了。管婧婧等也认为惯常环

境的地理边界应该是开放和发散的，但是从统计操

作角度可强行划定物理距离尺度[8]。国际上并没有

关于惯常环境的统一技术定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建议各国根据交通便利情况、人口密度、文化行

为、距离行政边界的距离远近等确定一个“唯一的

个人惯常环境”[2]。一些国家用“出城”“异地”“外

地”“离开本地”“离家 40 km（或 50 km、80 km 等）”

等表述，含糊其辞。我国自 1993年开展国内旅游统

计、2000 年出台旅游统计制度至今，从来没有对惯

常环境下过定义，使得很多学者不理解旅游人次怎

么统计得来，也不能准确向学生和基层旅游统计人

员传授讲解，特别是各地争相用位置数据监测假日

游客接待情况，方法各不相同，且都不是在标记游

客惯常环境基础上展开，新一轮旅游数据乱象有愈

演愈烈之势。

1 基于位置大数据的惯常居住及职学空间标记

1.1 惯常环境技术定义的国际隐喻

惯常环境的出现经历了数十年演变，根据张凌

云对国际上主流旅游定义的梳理，“非定居地”“离

开自己的住地”“离开定居地点较远的地方”“离家”

“离开日常生活圈”等表述都出现过（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学术上对旅游的定义多从离开居住地展

开。各国虽然尽量回避定义惯常环境，但为了统计

需要都采用隐喻的方式大致勾勒惯常环境的空间

规则。美国对游客出行的时空要求是 50 miles（约

80 km）①，法国则是离开住所超过 100 km②，日本要

求游客离开日常生活环境达到单程 80 km③，澳大利

亚要求过夜游客离家 40 km 以上，对一日游则为离

家往返 50 km④，西班牙规定游客必须出行至行政边

界（市）以外⑤。这些国家虽没有明确定义惯常环

境，但有两方面的隐喻：1）个体只拥有一个惯常环

境；2）住所是多数国家从技术上定义惯常环境的核

心。我国官方颁布的旅游统计调查制度使用惯常

环境概念，但从来没有对惯常环境进行过界定。

2020 年颁布的《全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调查制

度》中出现了“惯常环境”“惯常生活环境”“惯常居

住地”“惯常居住环境”等多种表述，但没有对惯常

环境进行完整定义。从制度的表述中，统计操作上

的惯常环境是从居住地展开的。各国技术上对惯

常环境的界定可以分为 3 种：第一种是整圆说，法

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将惯常环境明确为住所或家

周边一定半径距离范围，呈圆圈状；第二种是不规

则生活地说，英国限定为游客所在镇或者乡村，西

班牙为市政边界内；第三种是“悬置”说，中国、美国

和加拿大等都对惯常环境进行模糊处理。

《2008 年旅游统计国际建议》关于惯常环境的

表述最为全面，但都是抽象性建议，而不是关于时

空的具体规定，如“一个人的惯常环境是旅游的一

个关键概念，被定义为一个人日常生活的地方（不

一定是一个毗邻的地方）。”[2]“一个人的惯常环境包

括其所属住户的惯常居住地，其自身的工作或学习

① 数据来源: https://apps.bea.gov/scb/2022/02-february/0222-travel-tourism-

satellite-account.htm.

②数据来源: https://www.insee.fr/fr/metadonnees/definition/c101.

③数据来源: https://www.mlit.go.jp/kankocho/.

④ 数据来源: https://www.tra.gov.au/en/economic-analysis/tourism-satel-

lite-accounts.

⑤ 数据来源: https://www.ine.es/daco/daco42/frontur/frontur_egatur_met-

odolog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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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及其定期和经常光顾的任何其他地方，即使该

地远离其惯常居住地或在另一地区时也是如此。”[2]

“每个住户都有一个主要住所（有时称为首要或基

本住所），这种住所通常根据逗留的时间确定，其所

在位置用来确定居住国和该住户及其所有成员的

惯常居住地。”[2]可以知道，惯常环境至少应由住户

的惯常居住地和其工作或学习地两部分组成。离

开某层级行政区或离家 40 km是多数国家进行旅游

统计的最低空间标准，居住地和工作或学习地往往

都在这一空间范围内。我国则不然，没有定义惯常

环境，但把离开居住地 10 km 作为游客统计的基本

准则，甚至低于一些城市居民的平均通勤距离，很

多人工作和学习地与居住地不在以居所为中心的

10 km范围内，就造成了由居住地去往超过10 km的

工作地周边多大范围外才计入旅游的技术障碍。

把以居所为中心的那部分惯常环境称为以主要居

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半径为 Rh，根据我国目前的

制度规定 Rh 暂时等于 10 km。把以职学地为中心的

那部分惯常环境称为以职学地为中心惯常空间，半

径为 Rw。如何通过大数据的方法对两个空间进行

界定和标记，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1.2 以居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标记

通过拦访居所所在地住户受访者可能介意隐

私避而不答，对于其活动范围又因对距离感知较为

含糊难以精确化处理，本文选取位置大数据进行客

观标记。随机选取 2022 年 6 月南京电信某用户 M

信令位置点，位置点每半小时提取一次，合计提取

到该用户位置点 1188个（每个点都由经纬度刻画），

可以大致看出该用户主要在两个区域活动，位置点

总体分布如图1所示。

先 用 K 均 值 聚 类 算 法（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进行空间聚类，算法步骤是预先将数据分

为K组，随机选取K个点作为初始的聚类中心，然后

表1 “惯常环境”相关概念演变[10]

Tab. 1 Evolution of“usual environment”

学者或机构
Scholars or institutions

施拉德
H. V. Schllard

鲍尔曼
A. Bormann

奥格尔维
F. W. Ogilvie

吕克斯曼
R. Glücksmann

亨齐克和克拉普夫
W. Hunziker和K. Krapf

田中喜一
Kiichi Tanaka

维也纳经济大学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让·梅特森
Jean Mateson

英国旅游协会
Tourism Society of England

贾法利
J. Jafari

伯卡特和梅特利克
A. J. Burkart和S. Medlik

利珀
N. Leiper

“艾斯特”（AISET）和旅游社团
AISET和Tourism Society

马西森和沃尔
A. Mathieson和G. Wall

铃木忠义
Tadayoshi Suzuki

伦德伯格
D. E. Lundlberg

克里斯·瑞安
C. Ryan

世界旅游组织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克里斯·库珀
C. Cooper

约翰·特赖布
John Tribe

斯蒂芬·威廉斯
Stephen W. Williams

年份
Time

1910

1931

1933

1935

1942

1950

-

1966

1976

1977

1981

1981

1981

1982

1984

1985

1991

1991

1993

1997

1998

所用概念
Concept used

非定居地

离开自己的住地

离家

旅居地

非定居地

原居住地

暂时在异地

定居地点较远的地方

常居住和工作之外的地方

常住地

正常居住地

离家

家庭环境之外

惯常的工作和居住环境

日常生活圈

常住地社区

离开家

惯常居住环境

自己惯常居住的环境

从一地到另一地

惯常居住地

审图号：GS（2023）3206号

图1 中国电信用户M 2022年6月位置点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location points of China
Telecom user M in Jun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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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每个点与各个种子聚类中心之间的距离，把每

个点分配给距离它最近的聚类中心（或簇质心），该

聚类中心以及分配给该中心的点集就代表一个聚

类（或簇）。一旦全部点都被分配了，每个聚类的聚

类中心会根据聚类中现有的点被重新计算，如此反

复迭代直至满足误差平方和（各簇内的样本点到所

在簇质心的距离平方和）局部最小。简便起见，各

簇内的样本点到所在簇质心的距离以两点之间的

直线距离表征，即欧几里得距离。设有 X 点（lat1

long1）和C点（lat2 long2），lat1和 lat2分别为两点的

纬度，long1和 long2分别为两点的经度，则：

■

■

■

||

||

d = r × arccos[ sin( lat1 ) × sin( lat2 ) + cos( lat1 ) ×

cos( lat2 ) × cos( long2 - long1 ) ]

J ( c,u ) = min∑
i = 1

n

||Xi - u2
Ci

|| （1）

式（1）中，d 为 X 点和 C 点之间的距离（单位为

m）；r=6371.004 km，为地球半径；i为某个簇的位置

点个数，Xi和Ci是某个簇位置点的位置属性标记，uCi

为簇质心点；本文聚类中，||Xi - uCi
||以式（1）中d表征。

对夜晚 22:00至次日早晨 5:00期间位置点进行

聚类，当K值为 2时（图 2左上），位置点可以聚类为

红色和蓝色 2簇。K值为 3时（图 2右上），可以聚类

为蓝色、绿色和红色 3簇；K值为 4时（图 2左下），可

以聚类为蓝色、红色、黑色和绿色 4 簇；K 值为 5 时

（图 2右下），则可以聚类为蓝色、红色三角、红色圆、

绿色和黑色 5簇。实际上，簇数越多并不见得越好，

K值增多后反而将更多的伪中心标记出来造成更多

干扰。如图 1所示，该用户在A点（纬度：32.05413°，

经度：118.76824°）、B 点（纬度：32.053888°，经度：

118.765833°）和 C 点（纬 度 ：32.10333° ，经 度 ：

118.9408°）3个位置点出现频繁，6月出现次数分别

为 436次、265次和 103次。计算两个经纬度点之间

的距离，A点与 B点相距 228.43 m，A点与 C点相距

17.15km，B点与C点相距 17.38 km，进一步考察表 2

可以有以下发现。1）加入时间标签，A 和 B 两点为

白天活动点，C 点为夜晚活动点。2）A 点为该用户

工作地附近的可能性较大，B点以及周边位置点（纬

度：32.043841°，经度：118.78541°；纬度：32.05726°，

经度：118.770929°；纬度：32.05404°，经度：118.76583°

等）距离A点很近，多数仅相距数百米，大概率为该

图2 中国电信用户M不同K值K-Means聚类

Fig. 2 K-Means clustering of China Telecom User M with different K-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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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工作地周边吃饭、商务谈判等活动点。需要

说明的是，A点是与该用户白天时段手机“握手”最

频繁的基站所在位置，并不是该用户办公室所在位

置。城市区域，两者相距一般不会超过 1 km。3）C

点为该用户居住点附近的可能性较大，纬度：

32.09859°，经度：118.9344°为该用户在居住地周边

主要活动点。也就是当K值增加时，将从B、C等点

附近标记出簇质心，造成更多干扰。

经过 K-Means聚类，发现该用户住所所在地活

动 点 的 簇 质 心 为 纬 度 ：32.104218° ，经 度 ：

118.940296°。由于人们居所或职学地个数事先不

可知，在聚类前设定 K 值较为不妥。特别是 K -

Means 方法容易收到离散点干扰。设 K=2，需要从

图 2所示红色位置点中聚类出簇质心，一些离散的

位置点容易使得簇质心远离用户真实居所所在地。

如果将离散的位置点去除后进行空间聚类，就能减

少簇质心与用户真实居所所在地之间的偏离。为

此，改用具有噪声的基于密度的空间聚类算法

（density - 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DBSCAN）进行簇质心标记。该方法将簇定

义为密度相连的点的最大集合，能够把具有足够高

密度的区域划分为簇，并可在噪声的空间数据库中

发现任意形状的聚类。聚类过程中需要提前设定

两 个 参 数 ：扫 描 半 径（eps）和 最 小 包 含 点 数

（minPts）。任选一个未被访问的点开始，找出与其

距离在 eps 之内（包括 eps）的所有附近点。如果附

近点的数量大于等于 minPts，则当前点与其附近点

形成一个簇，并且出发点被标记为已访问。然后递

归，以相同的方法处理该簇内所有未被标记为已访

问的点，从而对簇进行扩展。如果附近点的数量小

于 minPts，则该点暂时被标记作为噪声点。如果簇

充分地被扩展，即簇内的所有点被标记为已访问，

然后用同样的算法去处理未被访问的点。也就是

说，DBSCAN通过参数设定只针对图 2左上角密集

区域红色点位进行聚类，而将离散点干扰作为噪声

点排除在外。对照图 3中位置点坐标，通过百度地

图坐标反查和测距工具大致观察主要位置点簇心

与边界之间的距离和点位数，设置 eps=1000 m，

minPts=100个进行聚类，通过 Python代码迭代聚类

出两个簇及其质心①。发现该用户居住地在万山庭

院 小 区 北 门 附 近 楼 宇 ，簇 质 点 坐 标 为 纬 度 ：

①笔者比较了不同用户不同 eps和minPts参数聚类结果，对照地图

上簇点与小区、商业楼宇位置发现，eps为 1 km 时簇点落在楼宇的频率

较高，篇幅所限文中不予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381391944@qq.com。Python代码的算法要义是在位置点集合中确定核

心点、边界点和噪声点，并通过密度直达或密度可达关系确定聚类簇。

表2 中国电信用户M 2022年6月聚类时段位置点分布

Tab. 2 Distribution of location points during the clustering period of China Telecom user M in June 2022

位置点纬度
Latitude

31.99855°

31.99593°

31.99568°

31.99141°

32.08432°

32.30991°

32.07451°

32.05413°

32.05389°

32.05250°

32.05231°

32.04384°

32.05213°

32.07840°

32.10333°

32.09543°

32.05726°

位置点经度
Longitude

118.80251°

118.79186°

118.79202°

118.78938°

118.74894°

118.80150°

118.74861°

118.76824°

118.76583°

118.77940°

118.78220°

118.78541°

118.77019°

118.91661°

118.94080°

118.84407°

118.77093°

位置点个数
Number of points

1

1

2

1

1

1

1

366

195

9

9

30

1

4

93

2

14

位置点纬度
Latitude

32.05361°

32.07835°

32.09859°

31.97908°

31.90339°

31.93208°

32.03980°

32.04310°

32.06973°

32.06426°

32.04310°

32.00722°

32.03687°

32.05404°

32.07333°

32.06905°

位置点合计个数

位置点经度
Longitude

118.77528°

118.93813°

118.93440°

118.80350°

118.82330°

118.81513°

118.79550°

118.78612°

118.80672°

118.81416°

118.80250°

118.77528°

118.77719°

118.76583°

118.63639°

118.63512°

位置点个数
Number of points

2

4

28

2

1

2

2

13

2

2

3

1

1

20

1

8

823

注：聚类时段为上午10:00至下午17:00及晚22:00至次日早上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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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5472°，经度：118.94066°，与用K-Means方法聚

类结果直线距离约 143.59 m，与 C 点之间相距

238.54 m。

加入用户以其住所为中心，东南西北各方向活

动分布均匀，则DBSCAN空间聚类后簇质点将非常

靠近用户的真实居所。但多数情况下各方向的活

动分布是不均匀的，DBSCAN空间聚类得到的簇质

点往往与用户居所所在地存在偏差，但由于基站

（包括地下停车场、大型商超等安装的小基站）较为

密集，几百米偏离不会对用户惯常环境的空间划分

构成显著影响。而且偏离往往出现在用户活动相

对频繁的方向，也就是簇质点成为居所与周边活动

密集点之间的某个位置，理论上来说，作为用户在

住地周边停留和活动的中心位置更有代表性。找

到代表居所的簇质点后，就需要确定以居所为中心

的惯常空间应该多大。我国旅游统计制度规定，离

开惯常居住地 10 km，也就是Rh=10 km，与世界各国

的规定存在明显差异。比较或探讨哪一个距离标

准更合适不是本文研究重点，主要为了提出用上述

空间聚类法研究人们的活动位置点在不同距离尺

度的分布情况是今后研究距离标准的可用参考。

继续在南京随机选取 500 名电信活跃用户，占同期

南京市活跃用户总数的万分之一，用户平均年龄

38.1岁，男性占比 50.7%。对这些用户夜晚 22:00至

次日早晨 5:00 间轨迹点，利用 DBSCAN 在不同 eps

参数下进行空间聚类，发现人们绝大多数位置点在

居所所在地簇质点附近数千米以内（表 3），93.36%

的位置点在 10 km范围内。笔者曾通过位置大数据

监测了国人一年内平均旅游天数约为 7天，假设旅

游和非旅游时间每天的位置点数相同，则旅游的位

置点占比约 1.92%。对照表 1，恐怕 40 km标准对于

消除非旅游活动干扰更加有效。

1.3 以职学地为中心的惯常空间标记

考虑到 K-Means法存在的适用性弊端，直接用

DBSCAN 对电信用户 M 白天自上午 10:00 至下午

17:00点之间的位置点进行空间聚类（以下所称白天

均指上午 10:00 至下午 17:00 点聚类时段），eps 和

minPts参数设定同上。聚类出的簇质点在南京师范

大 学 随 园 校 区 内（图 3），具 体 位 置 为 纬 度 ：

32.059223°，经度：118.775472°，该用户可能为南京

师范大学职工或走读的学生。

该用户白天和夜晚只各聚类出一个簇质点，分

别作为该用户的职学地中心位置和主要居所活动

区域的中心位置，两个中心位置点之间的距离为

16.39 km。如前所述，以居所活动区域的中心位置

为圆心半径 10 km（即 Rh=10），可以理解为我国目前

使用的以居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但如果 Rw = Rh=

10 km，则家住五环外在北京前门附近上班的人，到

四环以内的全部区域，包括去动物园、什刹海、玉渊

潭等在内都不能算旅游。人们往往在居所附近的

活动半径会大于在职学地的活动半径，也就是

Rw < Rh 可能更加符合实际。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

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研究居民休闲时，通过连续数

年问卷调查发现，居民多数休闲活动在距家 3 km范

围内开展。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部门与中国

移动合作，通过观察用户不同时间段停留的栅格数

（栅格范围为 250 m × 250 m），借助 K - Means 和

LSTM（Long short-term memory，长短记忆网络）相

融合的聚类方法，结合短信调查，认定将 Rw=2 km

表3 500名中国电信用户夜晚轨迹点空间聚类

Tab. 3 Spatial clustering of night trajectory
points of 500 China Telecom users

活动半径/km

Activity radius

2

3

5

10

20

30

40

50

用户位置点占比/%

Proportion of location points

83.44

85.81

88.94

93.36

97.23

98.68

99.16

99.51

审图号：GS（2023）3206号

图3 中国电信用户M 2022年6月白天

位置点DBSCAN聚类

Fig. 3 DBSCAN clustering of daytime location points
for China Telecom user M in Jun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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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地大数据旅游客流监测的试用标准。

笔者利用信令数据对 500 名随机电信用户

10:00—17:00 轨迹点，利用 DBSCAN 在不同 eps 参

数下进行空间聚类，发现用户的白天活动轨迹点

中，88.7% 在日常工作或学习中心点 2 km 以内，

90.5% 的轨迹点在 3 km 范围内。其中，81.6% 的行

为轨迹点在 2 km范围内的用户达到 7成（表 4）。由

于人们白天行为轨迹更加分散，规律性相对不明

显，轨迹点聚类的要求应适当放宽。更为重要的

是，如前所述，惯常环境包括两类惯常空间，即以居

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和以职学地为中心的惯常空

间，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也就是说，在非惯常环境

的旅游活动，从空间移动上而言，首先或者主要是

对以居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的否定，从形态上而

言，旅游作为异地的短期生活主要是对居住地常态

化生活的否定。以职学地为中心的惯常空间，在更

多情境下不是作为非惯常环境的对立面存在，而是

作为将惯常环境不同区域之间的通勤等出行排除

出旅游而存在。也就是说，以职学地为中心的惯常

空间首要的作用不是为了否定旅游，而是为了否定

某些经常性的空间移动。这也是表 1中多数旅游的

学术定义中指向离开住地，以及前文所述各国在旅

游统计中大多规定离开住所的原因。因此，Rw 不宜

过大，否则可能将很多旅游活动排除在外。表 4可

以看出，Rw 等于 2 km 或 3 km 轨迹聚类占比差异不

大，将 Rw 设置为 2 km 或者 3 km 都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

1.4 空间标记中的特例处理

按照技术定义，通常每个人都有一个惯常环

境，由于有的人没有手机、不同移动运营商底层数

据无法融合、有的用户位置点提取较少（较长时间

关机、信号不稳定、手机硬件故障等各种原因）被

minPts参数过滤等，不是每个用户都可以标记出以

居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或以职学地为中心的惯常

空间，但并不显著影响位置大数据在旅游统计中的

应用，3种特殊情境需要特别处理。第一种情境，标

记不出以居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无论是用户本就

没有主要居所，还是因为技术和数据的原因标记不

出，下同），但可以标记出以职学地为中心的惯常空

间。这类用户可以直接剔除暂不予标记（后期可标

记出再进行标记），按照相似性假定，可认为这些用

户的出游率或者到某个目的地的抵达率，与其所在

省域、市域或县域活跃用户（可标记明确惯常环境）

类似。第二种情境，标记不出以职学地为中心的惯

常空间，但可以标记出以居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

这类用户以没有固定工作地点的用户居多，惯常环

境等于居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第三种情境，两个

惯常空间都标记不出，处理方法参照第一种情境。

需要解释的是，实践中没有任何一种位置大数

据可以覆盖全部人口，往往能够脱敏后接入使用的

只有某一家数据商的位置数据，距离全样本覆盖更

是相去甚远。此外，就算标记出来惯常环境，依此

计算得到的非惯常环境出行也不见得都是旅游，比

如出租车司机、货运车司机等每天无规律长距离移

动，仅通过位置数据是难以剔除非旅游活动的。为

此，需要两方面技术补充。1）通过出游率或游憩抵

达率进行反演扩样，比如本文利用中国电信不到 3

亿用户作为样本，标记其惯常环境后计算电信活跃

用户的总体出游率作为全国人口的初始出游率。

在计算地方旅游接待时，则计算各客源地（根据需

要确定不同区域尺度）电信活跃用户到某目的地的

不同初始抵达率，并分别作为各客源地全体居民至

该目的地的初始抵达率。2）通过短信推送调查剔

除非旅游活动。为了认定旅游动机的出行活动，需

要针对离开惯常环境最低时间标准以上的用户进

行动机调查，计算非旅游动机占比，并以此将初始

出游率和抵达率修正为最终出游率和抵达率。未

来可以通过机器学习这类人工智能技术判定出游

动机，目前来说短信调查的实用性更强。

2 惯常环境的技术定义表达

2.1 定义原则

对惯常环境进行尽可能简单、最容易理解的技

术规定，应该遵循 4个方面的原则。第一，遵循共性

表4 500名中国电信活跃用户白天轨迹点分布

Tab. 4 Distribution of daytime trajectory points of
500 users of China Telecom

轨迹点占比标准/%

Proportion standard

of location points

95

90

80

70

60

不同活动半径内达标用户占比/%

Proportion of users exceeding the standards

within different activity radius

1 km

45.2

53.0

66.2

76.0

82.2

1.5 km

50.2

59.0

71.2

79.4

85.4

2 km

55.4

63.4

75.4

81.6

87.2

3 km

59.4

67.2

78.0

84.2

88.8

5 km

65.4

74.2

82.8

87.0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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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原则，也就是符合尽可能多的人的直觉或经验

判断。比如怎样频率的抵达或驻足才能称为惯常，

不用坐班的人工作地算不算，一周只有很少几天有

课的老师工作地算不算，如果算，那么去单位几天

才算，每次去要不要达到一定的时间标准。外卖

员、快递员、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等，白天要不要

有惯常环境，有的话又需要怎样的标准。对这些问

题的规定，要尽可能符合大众的常识性认知。第

二，遵循最小理解障碍原则，不能过于繁琐、晦涩。

比如将惯常环境界定为居住地、居住环境、常住地、

定居地等，读者并不能快速据此确定空间范围。第

三，遵循最少特例原则，就是不能针对很多不同的

人群或情境设置不同的规则，随着社会发展，人群和

情境划分越来越多样，无法穷尽。第四，统计手段高

适配原则，就是既有的统计抽样或大数据等手段能

操作。

2.2 定义表达

经过上述关于惯常环境大数据标记的讨论，为

明确惯常环境的技术定义打下了基础，虽然仍旧容

易招致争议，但对深化相关研究不可或缺。基于以

上关于白天和夜间用户活动轨迹的聚类实证，综合

考虑《2008年旅游统计国际建议》的概念性表达，以

及各国在统计工作中的实际做法和表述上的“隐

喻”，以及便于未来大数据旅游统计应用，按照“奥

卡姆剃刀”（Occam's Razor）①原理尽可能化繁为简，

避免陷入无穷无尽的特例考量之中。因此，建议将

惯常环境的技术定义阐述为：一个人日常生活和工

作的地方，具体为主要住所周边一定范围和职学地

周边一定范围构成的空间合集。这一表述需要进

行以下说明。1）不再专门强调定期和经常光顾的

区域空间。因为“经常”和“定期”无法衡量，每个人

都有自己认为的标准，选择任何标准都可能招致非

议且不符合“奥卡姆剃刀”原理。为了不把去往定

期和经常光顾的地方算作旅游，将在抽样调查中获

得此项活动占比并予以剔除。当然，如果光顾确实

较为频繁，空间聚类中容易将该地记录为用户的职

学惯常空间，不影响旅游统计结果。2）住所和职学

空间的空间合集，为两个空间的并集，存在包含、相

交和分离 3种状况，分离的状况可以跨越行政区，如

在天津生活却在北京工作的人，惯常环境涉及天津

和北京两地。3）没有惯常居住地的难民、流离失所

者或一些行商（驾车巡回表演、维修、游牧、养蜂等

群体），其逗留地视为其惯常环境，不计入游客之

列。4）一个人有且只有 1个惯常环境，且惯常环境=

以居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以职学地为中心的惯常

空间。世界旅游组织在惯常环境的认定中推荐唯

一的主要居所，本文的样本测试中，夜间惯常空间

识别结果为 2的用户数是 0，建议以居所为中心的惯

常空间不超过 1个，1个以上视为度假居所。而有多

达 25.3% 的样本用户识别出两个职学惯常空间，识

别出 3个职学惯常空间的样本用户不到 1%，建议以

职学地为中心的惯常空间可以不超过两个。5）住

所周边距离标准与职学周边距离标准不要求相等，

需要根据人们活动的位置点分布确定。6）惯常环

境不受国境线制约，即边境工人的惯常环境可以包

括其工作的邻国一定区域。

3 结论与展望

第一，惯常环境=以居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以

职学地为中心的惯常空间，两个惯常空间分别是以

居所和职学地周边 1km（过大容易受噪声点干扰使

得簇质点发生偏移）范围内位置点的空间聚类簇质

点，以居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不超过 1个，以职学地

为中心的惯常空间个数小于等于 2。因此，从空间

形态来说，惯常环境是一个以个人不同时段主要活

动点簇质心为中心的大小不同、数量不等的圆组成

的不规则区域，且可跨越边境。

第二，以居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是惯常环境的

核心，以职学地为中心的惯常空间主要不在于表征

人们的活动分布，而在于将惯常环境不同区域之间

的通勤、求学等出行排除出旅游活动。因此，前者

的距离半径要明显大于后者，否则容易将旅游活动

过滤掉。《2008年旅游统计国际建议》承认，“各国在

人口密度、交通便利情况、文化行为、离国家或行政

边界的远近程度等方面通常有差异，这些差异不利

于为全球统计确定一个唯一的个人惯常环境。”[2]但

也“建议领国或属于超国家组织的国家相互磋商，

以确保编制的统计数据具有可比性。”[2]无论从国际

可比还是活动位置点分布来看，采用 40 km 作为以

居所为中心的惯常空间的半径，较 10 km 更优。如

此，在大数据识别中，大多数用户的居所惯常空间

与职学惯常空间出现包含关系，只需按照居所惯常

空间标记用户的惯常环境，可以大大节省排除通勤

① 由英国逻辑学家奥卡姆提出，核心思想是“如无必要，勿增实

体”，提倡避繁逐简，当能够用更简单的方式解释事物时，就不要让复杂

的理论或假设凭添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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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方面的算力。

第三，对比两种常用的空间聚类方法，发现 K-

Means法操作简单，迭代速度快，可以任意设置聚类

数量，但也存在容易受异常点干扰、K值难以先验设

定等缺点。DBSCAN 方法操作性和迭代速度没有

优势，但有利于去除异常点干扰。本着质量服从于

速度的原则，笔者认为DBSCAN方法在居民惯常环

境大数据标记中适用性更强。

第四，DBSCAN聚类中的参数设置对结果影响

较大，可以根据城市或农村、城市大小及其交通条

件、不同季节人们出行空间分布情况、周末和平时

等进行差异化设置，标记的精度将更高。

第五，存在少量夜晚上班白天休息的人群。在

进行居所惯常空间聚类的时候，有的人应该聚类白

天的空间轨迹，而聚类职学惯常空间的时候也应该

聚类夜晚的空间轨迹。有待于利用图神经网络技

术，根据聚类出的簇质点属于小区、写字楼等特征

进行自动区分标记。

本文关于惯常环境的技术性定义及其设定的

大数据标记方法可用于实践，笔者的本职工作也是

每月依此生成全国 357个城市（不含港澳台）矢量旅

游流矩阵，支撑全国假日旅游统计、旅游热度预报

等工作。未来将进一步考虑城乡、城市体量、季节

等因素以及利用误差更小的 GPS 位置数据进行标

记，提高惯常环境的标记精度。以惯常环境大数据

标记为基础的矢量旅游流监测，凭借计算快、精度

高、信息量大、研究的拓展性强等优势，将推动旅游

流研究进入新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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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rm“tourism”refers to various forms of activities that take place in an unusual

environment. This“unusual”environment needs to be defined in terms of its opposite, i.e., the“usual”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lack of a relatively homogeneous and unambiguous description of the usual

environment, both academically and technically, has led to frequent and repeated mistak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ourism statistics in China. As a result, there has been a continual flood of negative

public opinion and a variety of controversies relating to the concept of tourism.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through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First, we present a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principles, and recommended expressions of the“usual environment”in a

technical context. Second, we identify an individual’s usual environment as an ensemble of two distinct

types of usual spaces, namely the direct vicinity of a person’s residential address and the region surrounding

a person’s place of employment or education. Geographically speaking, the usual environment is an

irregular area made up of uneven circles without the limi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subdivisions. Third,

based on the labeling of big data, we employ several spatial clustering algorithms to label the usual

environment, and apply the method of inversion and expansion sampling for the monitoring of tourism

flows. Finally, we present a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of the feasible radius for the two types of usual

spaces by comparing the operational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scanning radii in the 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 (DBSCAN) algorithm.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scanning radius

should be restricted to less than 1 km for the optimal DBSCAN clustering of two usual spaces, as this

will minimize the positional noise interference that leads to a mean shift. Moreover, there is typically

no more than a single usual residential space, and the number of usual locations relating to a person’s

place of employment or education is generally only one or two. Based on the attenuation of location

points, the usual environment for a place of residence has a maximum radius of 40 km, whereas that for a

place of employment or education has a maximum radius of 2 km~3 km. An inference about the statistical

population is reached by expanding the sample space to include representative user travelling rates or

arrival rates, rather than labeling with a full sample of location data. In addition, it can be assumed that

users who are unable to identify their usual environments have the same travelling or arrival rates as

those who are able to specify their usual location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ssumption of

homogene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standardized and consistent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tourism statistics, and reinforce the basis for big data- based research on

tourism flows. Several significant policy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can be determined from these

findings.

Keywords: usual environment; technical definition; space m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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